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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 赤 崖 《新 安 医 案 》 选 介

安 徽 省 数 县 卫 生 局

安徽省徽州地区卫生学校

汪廷元
，
字攒禾

，

号赤崖
，
新安天都邑城 �安徽

款县�人
。
约生于清

·

康熙末年
，
段于嘉庆初年或稍

后
。

汪氏所处的年代
，
正是所谓

“
康乾盛世

” ，
朝野相

对稳定
，
经济文化趋于上升的时期

。

当时新安 �皖南

徽州�一地
，

继宋之张扩
、

张呆
，
明之吴觉

、

江灌
、

方

有执
、

程松崖
、

余午享
、

汪石山
、

孙一奎等之后
，
到

了清代
，
又有程敬通

、

程应旋
、

郑重光
、

汪初庵
、

程

锤龄
、

吴谦
、

许宣治
、

郑梅涧等相继而出
。

世人谓此

为
“
新安医学

” 。

诸先辈在学术上上溯三世坟典与仲景

经义
，
下及诸子百家

，
对

“

金元四大家
”
之说服膺尤深

，

其中对东垣
、

丹溪之论更为推崇
。

其中有不少医家能

结合当地具体情况
，
和个人的学术经验著书立说

。

岁

月既深
，
卷峡浩繁

，
故新安医家传世之作颇多

。

汪赤崖 先生为
“
新安医学

”
流派中较为重 要的一

员
，
上承家学

，
而更出入于百家之说

，
驰名皖赣江浙

。

《
款县志 》 载

� “
汪廷元

，

字攒
，
又名禾

，
邑城人

，
以儒

医著名
，

传三世
，
著

《
广陵医案

》 、 《
新安医案

》 。 ”
赤崖

先生在许宣治之
《
痘疹金镜录

》
序文中自称

� “
少壮时

，

曾历迹三吴
，
今老矣

，
先以

《 医案
》
问世

。 ”
程瑶田说

�

“

先生 �指赤崖�治病多奇验
， ……今摘其中百条

，

分

为两编
，
曰 《
新安医案

》 、 《
广陵医案

》 ”
�见

《
新安医案

·

�子
》
�

。

汪氏医案经程瑶田
、

金云槐
、

吴迁作序
，
刊于

乾隆四十七年 ������
。

因年移代革
，
水火兵灾

，
传

世者极少
。

今偶得乾隆刊本
《
新安医案

》 �《 广陵医案
》

至今未见�
，
再三阅读

，
获益非浅

。

汪氏医案长于辨证
，

析疑选药精严
。

卷中伤寒
、

温病
、

内
、

妇
、

儿科之案

均备
，
是赤崖先生长期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

，

对指导

临床至今仍有较大的价值
。

今特选录案例数则
，
少加

评述
，
以公同好

。

一
、

咽喉痛痞

导人们
，
不要患得患失

，

要愉快宁静地生活
，
才能使

精神饱满
，
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

。
即使在不正常的

气候变化时
，

或在传染病流行的环境中也不容易患病
，

而保持着健康的身体
。

孙思邀对调摄精神的具体措施
，
在

《
千金要方

》
中

总结出摄生要
“
十二少

” ，
即少思

、

少念
、

少欲
、

少事
、

少语
、

少笑
、

少愁
、

少乐
、

少喜
、

少怒
、

少好
、

少恶
。

井说
� “
行此十二少者

，
养性之都契也

。 ”
少

，
是与多

相对而言
，

也就是不要太过的意思
。

维持常态
，
还是

必要的
。

七情既得到调摄
，
则形体充实

，
精神安谧

，

斯可以跻于长寿之域
。

正如刘河间所说
� “

全生之术
，

形气贵乎安
，
安则有伦而不乱

。 �

精神贵乎保
，
保则有

要而不耗
。
故保养之道

，
初不离乎形气精神

。 ”
�
《
寿世

青编
�

疗心法言
》
引�

反之
，

如果不注意调摄精神
，
对身体健康和生命

过程的危害是很大的
。

如
《
素问

·

上古天真论
》
说

� “
不

知持满
，
不时御神

，
务快其心

，
逆于生乐

，
起居无节

，

故半百而衰
。 ”
告诉人们

，

由于不知道保养精神的重要

性
，
经常过度地消耗它

，
只贪一时的欢乐

，
不惜违背

正常的生活规律
，

损害了身心健康
。

所以虽当壮年
，

却会出现过早衰老的现象
。

甚至
《
灵枢

·

百病始生篇
》

中把七情失调作为致病因素而提出
� “
喜怒 不 节则伤

脏
” ，
还指出不同的情志致病因素

，

将有选择 性地损伤

相应的脏器
。

如 《
素问

·

阴阳应象大论
》 说

� “
怒伤肝

，…

喜伤心… 、

思伤脾
、 …忧伤肺

、 …恐伤肾
。 ”
又 《 玉机真

脏论
》
说

� “
忧恐悲喜怒

。

令不得以其次
，
故令人有大

病矣
。 ”
说明精神情志的异常变化

，
作用于机体后

，
可

以引起胜腑气血功能异常
，
气机紊乱而发生疾病

。

故

以七情作为发病的
“
内因

”
是有其现实意义的

。

正因为精神失调能致人于病
，

甚至是致病的重要

因素之一
，
所以尤生洲的

《 寿世青编
》
竟提出治病不全

靠药
，
所谓

“
药之所治只有一半

，
其一半则全不系药

方
，
唯要在心药也

。 ”
何谓心药� 他说

� “

自家心病自

家知
，
起念还当把念送

，
只是心生心作病

，

心安哪有

病来时
。

此之谓心药
。

以心药治七情内起之病
，

此之

谓疗心
。 ”
对由于精神失却调养所致之病的治疗

，

他还

进一步说
� “
疗身不若疗心

，
吾以谓使人疗

，
尤不若

先自疗
。 ”
心

，
就是精神情志总的概括

，

由精神情志失

调而引起的疾病
，
着重调其精神情志

，
这是

“

治病必求

于本
”
的大法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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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衡书学兄
，
合香之四 日

，
与令眷同发热

、

恶寒
、

喉痛
。

时岩镇与附近村坊
，

发咽喉痛疹
，
传染方盛

，

状类伤寒
，

温热
，
但一见昏沉闷乱

，
疹毒攻人心包

，

不知治之之法
，
即顷刻不救

。

较之伤寒
、

温热
，
其祸

尤速
。

盖疹本病气
，
亦有寒热

，
医家须详辨论治

，
方

免差误
，
不可一途而取

。

但是年咽喉痛疹
，
其所见诸

症
，
大抵皆属于热

，
亦感触之气然 也

。

乃诸医率用辛

温散寒
，

故往往轻者致重
，

贡者致死
。

衡兄燕尔新婚
，

病已三 日
，
始邀予诊

�

舌赤起刺
、

涎多干呕
、

喉肿急

痛
、

皮肤蒸热
。

予即令其刮疹
，
欲用辛凉之药

，
不信

。

另请他医
，
仍主温散

，
又令捣生艾 叶 汁 含 漱

。

喉中

热如火灼
，
痛如刀割

，
其势更甚

，
滴水亦难咽矣工 次

日复来促予
，
诊其脉则洪大而数

，
视其喉则色如紫葡

萄
。

予谓伊令叔藉云兄 曰
� “

事急矣
，
不可不尽言

，

时人以房失即为阴证
，
此世俗谬论

，
前贤驳之极是

。

故有无房失而当用温热者 � 有有房失而不可妄用温热

者
。

令妊乃染瘩疫
，

按之脉与兼证皆为阳火
，
绝无丝

毫阴寒
。

况在新婚之后
， ‘
肾水先已大伤

，
所以燎原之

势更难响迩
。

幸年少病实
，
急为清君相之火

，
解时行

之秽
，
尚或可救

。

若再犹豫不决
，
恐失时莫追矣�” 藉

云兄乃 日
� “
吾今听子而行

。 ”
予为针两手 少商穴以泄

其毒
。

方用知母
、

黄连
、

牛芬子
、

银花
、

川郁金
、

连

翘
、

元参
、

天花粉
、

丹皮
、

桔梗
、

射干
。

夜分其痛大

减
，
可以合眼而睡

。

次 日再饮一剂
，
外热即除

，
喉舌

亦退
，
大便如酱

，
小便黄长

，
则疫邪已解矣

。

为增损

四服而全安
。

其令眷感受较浅
，
为之清解亦愈

。

按
�

咽喉痛疹一证
，
又名

“
疫喉疹

”
或

“
烂喉舟和

” ，

是一种急性传染性疾病
。
赤崖先生认为是

“
病气

”
所致

，

“
亦有寒热

” ，
亦因

“

感触之气
”
或

“
时行之秽

”
使然

。

在

论证方面认为
�

证之初起
“
发热

、

恶寒
、

喉痛
” ， “
状类

伤寒
、

温热
” 。

并着重指出
� “

一见昏沉闷乱
，
莎毒攻

人心包
，
不知治之之法

，

即顷刻不救
。

较之伤寒
、

温

热
，
其祸尤速

。 ”
由此可见

，
秒症对当时的威胁是相当

严重的
。

汪氏进一步指出
�

如本证失治或误治
，
证情

进一步发展
，
临床便见

“
舌赤起刺

，
涎多干呕

，

喉中急

痛
，
皮肤蒸热

。 ”
当此之机

，
可投

“
辛凉之药

” ，
且可

“
令

其刮秒
” 。

如再进一步误治或失治
，
证情势必进一步恶

化
，
临床可见

“
喉中热如火灼

，
痛如刀割

” ，
甚则滴水

难咽
， “

脉洪大而数
” ，
喉间

“
色如紫葡萄

” 。

案中汪氏

对本证及证情发展阐述甚详
，
非确有临床经验者不能

有此见地
。

根据证情发展的不同阶段
，
本案论治采用

针刺
、

刮疹之法
。

在药物治疗方面
，
用知母

、

黄连泻

火解毒而安 君相之位 � 更加牛 芬子
、

银花
、

连翘以

助清解火毒 � 方中元参
、

丹皮凉营和血
，
可解营血之

疫毒
，

身寸干
、

桔梗开泄肺气而利咽喉
，
更有郁金一味

，

辛苦而寒
，
活血止痛

，
化浊开郁

，
对昏沉闷乱

，

疹毒

攻人心包之患者用之尤宜
。

这些对进一步研究疫喉痞

之证
，

提供了较为全面而又宝贵的临床资料
。

二
、

宿食实症

家杜参再侄
，
腹痛不可忍

，
脉右关沉滑而数

。

自

云
�

连 日困于酒食
，

向来大便每 日一次
，

今腹中大痛
，

大便三 �未行
。

然腹下痛处必以重物按住
，

痛势稍缓
，

诊脉之时
，
仍以小枕抵腹

。

予按昔人辨痛之法则云
“
按

之痛甚者为实� 按之不痛者为虚
” 。

乃杜参极喜重按
，

似属虚矣� 然脉滑为食
，
数则为热

，
又属实矣

。

仲景

云
� “
寸口脉涩

，
知有宿食

，
当下之

。 ”
又云

� “
腹中满

痛
，
此为实也

，
当下之

。 ”
盖宿食之脉

，
初则沉滑

，
久

则反涩
。

杜参停食未久
，
故滑而不涩

。

况伤食恶食
，

大便秘结
，
腹满而痛

，
且按之不过稍缓而痛仍在

，
其

为实无疑矣
。

遂以木香
、

厚朴
、

炒山查
、

积实
、

大黄

下之
。

二剂大便方行而愈
。

因忆仲景治腹中受寒
，
上

下痛而不可触近者
，
用大建中汤 � 薛氏治胎堕后服破

血药
，
腹痛拒按用八珍汤

。

彼此参看
，
知医理不可执

一
，
是在神而明之耳

。

按
�

宿食实证
，
虽腹痛喜按

，
而按之只不过其痛

稍缓
，
其胀痛之自觉症状绝不因按而息止

。

故临床上

每见有形之食积与无形之气滞所反映之症状
，
触诊之

下
，
自不 可相提并论

。

一般所谓
“
腹痛拒按属实

，
喜

按属虚
”
之说系言其常

，
然证情变化万千

，
汪氏于本案

溯因辨证
，
抓住

“

右关沉滑而数
”
为宿食常见脉象

，
以

决定治法
，
可谓有胆有识

，
通常达变

。

三
、

温热下利

许又张学兄令婶
，

病热烦躁
，
呢逆呕吐

，
饮食不

入
，
水泻 日数十行

，
人事昏瞥

，
汗出而热犹蒸

。

病己

六 日矣
，
乃折简逆予

。

时已五月
，
天气炎蒸

，
房中仍

置火炉
。

予令其移向外
，

答云
� “
病人要饮极热开水

，

但从房外取来
，
即以为冷

。 ”
诊脉

，
沉数而促

。

予日
�

“
此热症也

。 ”
其家人问日

� “
诸医皆以为外见假热

，
内

实真寒
，
颇用温热之剂

，
而先生独以为热症

，
既属热

，

何反喜热饮而下利如此了
”
予曰

� “
热而喜热饮者

， ‘
水

流湿
，
火就燥

’ ，
同气相求之义

，
亦所谓假寒也

。

彼

阴寒狂躁
，
欲求人井中

，
便可以为热乎� 且脉与他症

皆属热
，
即泻出极臭

，
此协热下利

，
不可以为寒明矣

。 ”

乃以青篙
、

黄芋
、

赤芍
、

黄连
、

积壳
、

元参
、

芦根
、

滑石为剂
，
地浆水煎

，
连投二剂

，
口转渴

，
不喜热饮

，

诸症皆退
。

照前方增损
，
向安

�

按
� 《
内经

》
所谓

“
体若播炭

，
汗出而散

” ，

是论邪

热在表
。
又

《
素问

·

评热病论》 说
� “
今汗出而辄复热者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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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邪胜也
。 ”
似与案中

“
汗出而热犹蒸

”
相合

。

临床上乍

见热证喜热饮
，
又

“
水泻 日数十行

”
者

，

不可即以为
“
假

热真寒
” ，

因
“
脉与他症皆属热

” ，
又

“
即泻出极臭

” ，

乃内热之明征
， 《
内经

》
所谓

“

暴注下迫
，

皆属于热
”
之

类即指此而言
。

案中主用清泻里热之法
，
药用芦根

、

滑石
、

青篙
、

琴
、

连清泻胆胃气分之热， 配元参
、

赤

芍解毒敛阴和营� 积壳
、

滑石行泻热邪使有出路� 更

用清凉咸润之地桨水
，
既可安中和胃

，
又能止呕定呢

。

此案倡议
“
温热喜热饮而下利

，
不可以为寒症

” ，
论证

精切
，
细读之下

，
启悟非浅

。

四
、

风热吐血

家秀扶研兄季子梓山娃
，
年十八

，
吐血

。

从江西

回来
，
复咳嗽 日甚

，
午后发热

，
头目如蒙

。

医皆认为

阴虚火动
。

又请乡之医家
，
亦谓已成虚劳

，
木叶落则

死
。
乃药剂频进

，
而吐血更多

。

秀兄延予视之
，
切其

脉浮数
。

予 日
� “
阴虚吐血

，
不应头 目不清

，
且脉浮

数为风热
。

此必初受风邪
，
不得汗解

，
而热郁于经

，

扰动阳络
，
故逼血上溢耳

。

然
‘

血与汗异名而同类
’ ，

今去血即多
，

不可大发其汗
。 ”
用秦芜

、

葛根
、

防风
、

杏仁解外邪
�
黄苹

、

赤芍
、

桅子
、

甘草清里热
。

二剂

微汗热退
，
血亦竟止

。

惟额颅鼻梁沉闷
，
咳嗽不减

。

仍属肺胃热邪
，
易以桔梗

、

地骨皮
、

黄苹
、

象贝
、

桅

子
、

桑白皮
、

橘红
、

甘草
。

数剂而愈
。

秀兄谓予治病

多奇
，
予日

� “
仲景麻黄汤证不发汗因致蛆� 东垣麻

黄人参芍药汤治感寒蕴热吐血
。

此乃在兵法中
，

顾诸

君不察耳
。 ”

按
�

皖赣江浙一带部分地区
，
惯称

“
咳血

”
为

“
吐

血
” 。

本案
“
吐血

”
亦即

“
咳血

” 。

临床上一般认为
�

阴虚咳血
，
当头 目�青晰

，
证见

咽干咳嗽
，
舌光少津

，
脉细数等一派阴虚火炎之候�

风热咳血
，
则舌边尖红

，
苔薄黄

，

脉浮数等一系列风

热上受之征
。

此两者脉证迥异
。

案中汪氏针对具体证

情
，
先以秦芜

、

葛根
、

防风
、

杏仁等辛凉甘润之品以

解外邪 � 而伍黄岑
、

赤芍
、

桅子
、

甘草等苦寒清解

之品以泻里热而安阳络
。

药后热退血止
，
推额颅鼻梁

沉闷
，
咳嗽不减

。

此风热上羁
，

肺卫之邪未净
，
前方

易桔梗
、

地骨皮
、

黄苹
、

桅子
、

桑白皮等以宣肺清痰

而净余邪
。

江氏面对此证
，
始起疑思

“
头目如 蒙

”
一

症
，
继参

，
浮数

”
之脉

，
终而断为

“
风热外干

，
热逼阳

络
”
之候

。

是故一战而平
，

再战而收全功
。

医之临证
，

贵在脉证合参而灵活运用
。

切不可拘于成法
，

贻误病

情
。

�总����
·
��

·

五
、

时热危候

张子春兄
，

江西人
，
年四十六

。 ·

途中受热
，
到徽

即病
。

延医服药至二十余 日
，

水浆不人
，
大便不通

，

唇焦舌黑
，
骨立皮干

，
僵卧不能动

，
目合肢冷

，
己议

后事待尽
。

书坊戴亦江西人
，
代恳予治

。

脉似 有 若

无
，
跌阳脉幸未绝

。

此因邪热熏灼
，
津血已枯

，
形肉

已脱
，

亡可立待
。

贫士即无力服参
，

若仅以草木根皮

滋养气血
，
一时何能速生� 已索我于枯鱼之肆矣

。

经

云
� “
精不足者

，
补之以味

。 ”
古人猪肤汤

、

羊肉汤
、

猪肾鸭汁等粥可法也
。

因嘱市猪肉四两
、

米三合
，
切

洗人锅内煮
，
候米肉融化

，
滤渣取汁一碗

，
又取梨汁

一大杯
，
生蜜半杯

，
与米肉汁相间缓缓呷下

，
如能吞

咽
，
一昼夜令尽

。

至夜半
，
目微开

，
手微动

，
喉间微

作呻吟
。

次 日其伴跪求立方
，
予正言日

� “
此便是方

，

既已效矣
，
再如法行之

。
即此养其胃气

，
以生津液

，

濡其燥火
，
以回阴血

，
不可以他求 也

。 ”
如是者三 日

，

唇舌转润
，

退去黑壳一层
，
始开目能言

。

是夜大 便

行
，
初下燥屎

，
后微澹

。

脉稍能应指
。

再与六味地黄

汤加减
，
匝月而愈

。

乃踵门顶礼感予再造之恩
。

夫医

者
，

意也
。

经云
� “
食肉则复

” ，
又云

“
谷

、

肉
、

果
、

菜
，
食养尽之

” 。

医家贵能变通
，
不胶于古而亦不 谬

于古
，
乃可与言仁术

。

按
�

外感温热病毒
，
发展至案中所述之境地

，
����

床上确属有之
。

既已津血枯涸
，
形肉己脱

，

脉来似有

若无
，
火热之极

，
是否宜用温补之参蔑� 观点颇不一

致
。

然火热播灼
，
火极烟尽

，
正气将脱

，
余焰亦净

，

邪热又何以依存� 证见 目合肢冷
，
脉搏似有若无

，
倘

不以参蔑固其游离之气
，
恐难有骤回生 气 之 望

。

因

此
，
本案之证

，
较之热病极期

，
邪热亢盛

，
患者表现

为烦渴引饮
，
甚或热极神昏

，
或证见阳极似阴而脉犹

细数者
，
是不可相提并论

。

故临床上脉之与证
，
即是

邪气盛衰去留之着眼点
，
亦是决其能否用参之关键

。

至于厚味填精一法
，
本多用于杂证门中慢性消耗性疾

病之后期
，
此处显然是用于外感热病机体反应趋于极

度低下之极期
。

证情不同
，

取法则一
，
颇有值得效法

之处
。

上述仅是汪赤崖先生
《
新安医案

》
中的数例

，
仅就

此数例看来
，
己可见先生辨证用药

， ‘

运用之妙
，
存乎

一心
。

用他自己的话来说
，
即

“
不胶于古

，

不谬于古
” ，

区区八字
，
诚为可贵

。

今就所选数例
，
少加评介 如

�

�
。

为水平所限
，
评述难免不当

，
望读者不吝教正为

幸
。


